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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19岁的张弥曼被选派到莫斯科大

学学习古生物学，面对众多研究方向，她一度

迷茫。此时，正在苏联访问的动物学家、鱼类

学家伍献文先生给出了决定性建议：“学鱼！”

张弥曼听从建议，从此与古鱼类研究结缘，她

后来戏称这是“先结婚后恋爱”。留苏期间，她

常到莫斯科河采集鱼化石，对比现代鱼类，为

后续研究打下坚实基础。1960年，张弥曼回国

进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开启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寻“鱼”生涯。

推翻老师观点的学生

“第一条鱼”的命题，从来都不只是关于一

条鱼的故事，它关乎人类最根本的追问：我们是

谁？我们从哪里来？3.7亿年前，一群勇敢的鱼

毅然离开熟悉的海洋，爬上陆地，演化成四足动

物，而它们的一个遥远分支，最终成为人类。张

弥曼先生用自己的研究成果推翻了当时主流的

“总鳍鱼类是四足动物祖先”的权威结论，重新

定义了人类“从鱼到人”的演化路径。

20世纪80年代前，国际古生物学界主流观

点（由瑞典学派权威雅尔维克提出）认为：总鳍

鱼类因拥有“内鼻孔”，是四足动物（含人类）的

祖先，该结论被写入教科书。

1980年，张弥曼先生赴瑞典访学，带着中

国云南曲靖的杨氏鱼化石，用最原始的连续磨

片法（当时无CT技术），对仅2.8厘米长的杨氏

鱼颅骨化石连续磨片、绘制 540 余张手绘图，

耗时近两年，得出结论：杨氏鱼没有内鼻孔，它

是原始肺鱼。她又对若干种总鳍鱼类化石进

行了研究，发现这些鱼也没有内鼻孔，否定了

总鳍鱼类具有内鼻孔的说法。

结论一出，在国际古生物学界引起轩然大

波。导师雅尔维克表示不满。张弥曼先生回应：

“科学最重要的就是，是什么就应该说是什么。”

随后，她和其他科学家提出另一种假说：

一种接近古总鳍鱼类和肺鱼类共同祖先的鱼

类是四足动物的祖先。

1995年，全球古生物学界普遍接受张弥曼

先生的观点，四足动物起源认知被改写，她的

成果被多国教科书收录。这项研究使中国成

为早期脊椎动物研究的国际焦点。

用古鱼化石寻找油田

亿万年前，古鱼在远古水域中游弋，死后被

泥沙掩埋，历经高温高压，化为沉默的化石，沉

睡在地层深处。它们不仅是生命演化的见证

者，更藏着地球深处油气资源的密码。张弥曼

先生在古鱼化石的世界里持续深耕，用严谨的

科研发现，为我国油田勘探点亮明灯。

大庆油田开发初期，学界普遍认为含油层

属早白垩世（1.5亿年）。张弥曼先生依据地层

鱼化石证据，力排众议提出主力油层应为晚白

垩世（1亿年）。该判断直接指导钻井深度与开

采方案，为大庆、胜利等东部油田的高效勘探

开发提供关键地层学与沉积环境依据，产生巨

大经济与战略价值。

2021年，“张弥曼星”正式命名，标志着其学

术成就获得国际永久认可。颁奖词这样说：致敬

她60余年深耕古生物研究，改写演化教科书，以

星辰铭记其学术成就与科学家精神，永耀星空。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大学老科协科技报告团成员）

编者按 今年4月17日，古脊椎动物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弥曼迎来90

岁寿辰。她推动古生物学与现代科技深度融合，为“从鱼到人”漫长演化提供

关键证据，开创了早期脊椎动物研究的“中国学派”。

张弥曼：与鱼化石“谈恋爱”
□ 高银相

张弥曼（中）开展野

外勘察。

第一次见到张弥曼先生，是在1982年，至

今已40余年。当时我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地学院教研室工作。印象中，先生最常提起

两件事。一是，一个人如果在大学、研究生时

选学了地质学，就应该不怕苦、不怕累，脚踏

实地去大自然中考察。二是，要注重理论和

实践的积累，知识厚重，才有创新的基础。

在生活中，张弥曼先生常常表现出一种

“心不在焉”的可爱，她的心思几乎全部扑在

了化石和研究上。她的“迷糊”，从来不是笨

拙，而是对名利的淡然和对生活琐事的漫不

经心，藏着一份不被世俗裹挟的纯粹。最让

人印象深刻的，莫过于2018年“世界杰出女科

学家奖”的领奖现场——82 岁的她身着中式

长裙，优雅从容地完成脱稿致辞，用英、法、

俄、瑞典、中5种语言惊艳全场，却在致辞结束

后，忘了台上的奖杯，径直走下舞台，直到被

工作人员提醒，才笑着折返取回。

张弥曼先生的身上，既有文气，又有霸道

之气。

她对科研的纯粹与执着令人感动。虽然

是“80 后”，“退休”对她而言仍是不存在的概

念。她坚持亲自采集化石、修理化石、拍照研

究，从不敷衍每一个细节。她每天准时到达

办公室，节假日更是让她觉得放松——因为

可以不受打扰地钻研化石。

在野外工作中，张弥曼先生又有着一股

霸道之气。她有着数月奔波在全国各地荒郊

野外的经历，经常背着二三十公斤的行囊跋

涉，住过老乡家、祠堂戏台，衣服上爬满虱子

也要坚持完成考察任务。这种坚韧不拔、吃

苦耐劳的精神，正是“霸道”一词在科研领域

最真实的写照——不是飞扬跋扈，而是面对

困难时的无所畏惧、一往无前。

在野外考察时，她永远是冲在最前面的

那一个。年轻人可能都累得走不动了，她还

能精神抖擞地翻山越岭。有一次遇到大雨，

队员们想躲雨，她却说：“这正是找化石的好

机会！雨水一冲，化石看得更清楚！”说完，她

就带头冲进雨里。

张弥曼先生的胆子也很大，敢跟人叫板。

《自然》杂志对她的特写里，同行转述了一则20

世纪 50 年代的往事。那时候她作为学生代

表，带队去哈萨克斯坦危险区域考察，当时旅

馆拒绝接待中国人，她毫不畏惧地跟前台据理

力争，要求入住。最后，一行人顺利入住旅馆。

在科研中，她也敢于叫停不合理“传统”

理念。早年中外合作中，有不成文规定——

如果一项研究所用到的化石是由中方学者提

供的，那么无论中国人有没有参与具体的研

究工作，论文发表时都要被列为主要作者。

张弥曼强调学术贡献与署名必须匹配，此举

赢得国际学界尊重，奠定公平合作的基础。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大学地球与行星科

学学院原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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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弥曼作科普报告。

张弥曼在观察

化石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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